铜罗汪宅与汪集旸院士
陈培荣
铜罗，又称严墓，因西汉辞赋家严忌死后葬此而得名，原铜罗古镇区的封荡（坛）浜下至今仍埋没着西汉古墓遗址。封荡浜于上世纪80年代被用上海垃圾所填为平地，现称为“思源路”。若是“思源路”改称为“思严路”是否更为合乎情理？
铜罗地处江浙交界，吴越交汇，素有“吴头越尾”之称，与浙江嘉兴市郊以古运河（澜溪港）相隔，早有“鸡鸣闻吴越、一步跨江浙”之说。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澜溪巡检司署设于此，自成市井。嘉靖年间（1522-1566年），严墓称市，货物贸易兴盛。民国18年（1929年），严墓设区称镇。古时严墓，千米老街，街面宽阔，商业繁华，枫桥河两岸廊棚连贯，民居大宅贴水而建。
历史上的严墓，因水路交通便利，早就成为苏南一个主要货物贸易的集散码头。解放前的严墓航船（人、货统运商船）早就小有名气，有多条航线来往于嘉兴、湖州、乌镇、震泽、平望、盛泽等地。严墓航船最多时多达几十条，当时的严墓，所盛产的黄酒与严墓蜂蜜大多数通过航船运往各地，故说严墓市场活跃、街井繁华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
旧时，严墓镇区居住着“凌”“周”“俞”“汪”四大名门望族，汪家便在其中，虽处同一镇区的四大望族，但其住宅的建筑风格大不相同。占据南北老街大部分的“凌宅”与“周宅”，多数为苏式古建筑，“俞门老宅”为洋式简欧建筑，唯独“汪宅”为地地道道的徽派建筑。
汪宅，于2005年1月6日由吴江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维修前己进级为苏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地热和水文地质学家汪集旸的旧居。
汪宅为坐北朝南三开间、六进深建筑，东墙紧贴迎春河。迎春河南端，梁式古石桥“迎春桥”直通汪宅第一进与第二进中间街路，桥东至今还保存着原有的约60米的石板老街，也是旧时进入严墓镇区的主要通道之一，行人入镇必须经过汪宅的第一进与第二进之间的街路。
汪宅始建于民国初期（约1912—1916年），第一进至第五进均为二层楼，第三、四、五进两边都建有厢楼。第一进临水，建有一座“双落水”的河埠，此进原是楼房，后因房屋破损严重改为平屋，2019至2020年汪宅大修期间，根据汪集旸的回忆与认定，又恢复为二层楼房。第三进建有私家船坞，整宅共有大小房屋50余间，占地面积679.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030平方米。汪宅内共有砖雕门楼3座，大小天井5个，天井铺石为青石板。汪宅主轴建筑规整，东西厢楼、船坞主次分明，融合贯通，其门屋、厅堂、厢楼、门楼、天井、河埠、船坞等建筑风格统一协调，是一座反映清末民初工商绅士坐行经商习惯，并具有时代特点的民居建筑，具有较高的历史人文价值。
汪家人离开铜罗后，汪宅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收为直管公房，由县、市房产管理部门管理，并租给镇人居住，最多时汪宅内居住租房户20余家。至2019年大修前，整宅大多数单体建筑均已出现木结构残损、糟朽严重、白蚁侵蚀、屋面漏雨，木构件油漆褪色、剥落、砖雕门楼风化等情况，特别是第五进西侧2间屋顶已倒塌，整体功能、流线、风貌已有较大变化，多处存在安全隐患。
2018年，桃源镇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多次向上级文物主管部门提出维修申请，获批后，在镇文化部门的重视下，省、市、区文化文物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由镇桃花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镇文化站牵头，邀请市区文物部门专家对汪宅进行现场勘察，并编制了修缮方案。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准备，完成了入住租房户的补助和搬迁工作，同时通过公开招标，最终确定由苏州市计成文物建筑研究设计院为设计单位，江苏华源园林建设有限公司为施工单位，苏州建华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为监理单位，并于2019年9月正式启动了汪宅的修缮工程。在汪宅的修缮过程中，区委、区政府领导以及桃源镇及有关部门领导多次亲临修缮现场，召开施工现场会，按照文物建筑的维修要求严格进行施工督查。在恢复第一进楼厅及备弄、第三进连廊、船坞、第四进东厢楼及第六进东厢房、西连廊等工程时，多次邀请文物专家来现场考证，并请汪集旸院士认定后进行施工。
整个汪宅修缮工程共历时一年多，修缮费用共700万元。如今，完好如初的一幢民国时期徽派建筑屹立在铜罗古镇的迎春河畔，再现昔日的风采。“汪集旸地热科普馆”正在设计、建设之中。 
汪集旸，中国科学院院士，桃源镇人。1935年10月出生于吴江原铜罗镇（那时叫“严墓”）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56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水文工程地质系，后在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读研究生至毕业，并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地热室主任等职，为中科院地质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92年以来，他享受国务院批准的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6年，当选为国际矿产资源科学院院士。至今，曾任国际地热协会主席团成员、水文同位素技术应用国家委员会主席、中国能源研究会地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中国科学院能源研究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汪集旸院士长期从事地热和水文地质研究，在大地热流、深部地热、矿山、油田地热，和地热资源研究中从系统理论到应用研究，取得较多创造性成就，并建立起颇具特色的中国地热研究体系，提出中低温对流型地热系统成因模式。是他填补了我国这一领域的空白，带动了这门年轻学科的发展。在水文水资源、水文地球化学等研究中，他也取得了一定创新性成果，在国内外地热学界享有较高的盛誉。
汪集旸院士曾获中国科学院及其他部委自然科学及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4项，出版学术专著7部及学术论文百余篇，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参与编写的著作6部，多次获院部级奖励。迄今为止，汪集旸院士培养博士、博士后40余名，为培养地热学人才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汪集旸原籍安徽歙县宏村，后来其祖父长兄率两个兄弟迁至严墓，在镇上开了一爿“升源南货店”。他祖父长兄有举人功名，到严墓后弃文经商，后于民国初期在严墓迎春桥堍建造汪宅。
汪集旸父亲汪庆璜（1909-2000年），1930年，于东吴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杭州两浙盐务管理局任职，从事财会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当时只有3岁的汪集旸随父母举家迁移，流离失所，到达昆明。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全家迁回杭州（父亲原所在机关），并回到故乡铜罗。1950年，又随母、弟迁往杭州。解放后，汪庆璜在浙江省卫生系统一直从事财会工作，他为人忠厚老实，勤勤恳恳工作一辈子，上世纪50年代，被评为杭州市劳动模范。他专心致志，悉心专研财务工作，得到了领导的赞赏。1978年，退休后单位返聘他指导财务工作，数年后才正式退休。
汪集旸母亲名朱庭芝，上海浦东人（1905-1977年）。上世纪20年代末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到吴江严墓中心小学任教。她才学好、师德好。当时，汪集旸之大姑妈汪韵清任严墓中心小学校长。两位教书人相处甚笃，汪校长将朱庭芝介绍给侄子汪庆璜，一蹴而就，“汪朱联姻，珠联璧合”。婚后，育有3子：长子，汪集旸；次子，汪集明；三子，汪集曜。自汪集旸出生后，其母不再工作，相夫教子。她为培养三个儿子付出了辛劳和汗水。
汪集明、汪集曜分别考取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毕业后，分别在杭州、北京等单位工作。汪集曜还是研究生学历，在北京理工大学任教授，直至退休。
汪集旸之堂姐汪慧英，早年在护理学校毕业后，从嫁马辙为妻。马辙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曾获抗日英雄勋章。1949年，全家迁台湾。这家育有三子二女，子女都分别在美国、台湾等大学研究生毕业。
汪集旸之妻名熊亮萍，中科院研究员，湖南长沙人，1938年出生。1960年，熊亮萍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后保送到中国科学院读研究生，是我国第一批直接从应届大学生中挑选的研究生。她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很好的成就，曾出版多部科技专著。同时，她还为培养两个孩子付出了辛勤劳动。1965年，留所工作， 1998年退休。
汪集旸之女儿汪缨，1967年出生。1985年，北京市第四中学毕业后就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1989年，汪缨在美国西北大学进修，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她现任美国晨星咨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已定居美国。
汪集旸之儿子汪涛，1972年出生。1995年，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后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1999年，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02年起，在香港瑞银集团工作，曾任瑞银集团亚洲区金融机构投资银行业务主管。2011年底，加入富瑞金融集团,任亚洲区总裁兼投资银行及资本市场联席主管。
汪集旸之舅舅朱庭祜（1895-1984年），上海川沙县人。1916年，朱庭祜就学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地质专科训练班。1920年，留学美国威斯康新大学地质系，获硕士学位。1922年，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地质系博士研究生。他擅长矿床地质和水工程地质工作。他倾心地质工作和地质教育事业，注重野外实践。在长达60余年中，踏遍神州大地，桃李遍天下，一生中撰写各种地质报告及相关论著50余篇，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地质资料，为祖国的地质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他是我国最早的地质学奠基人之一。汪集旸院士能取得辉煌的业绩和成就，受其舅舅的影响和熏陶是密不可分的。
现在汪集旸夫妇的四子孙子，分别在香港、美国的高中、初中念书，皆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近年来，汪集旸多次来故乡铜罗考察，关心支持家乡的建设大业，并与家乡领导回忆起他的孩提时光和成长过程。汪集旸幼年时，随父母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使他在逆境中明白了科学救国、民族复兴的道理，增强了他勤奋学习的决心和信心。抗战结束后，全家迁往杭州，汪集旸遂在杭州念书，之后又返铜罗老家，并到震泽育英中学念书，1949年，初中毕业。1950年，全家又迁杭，他考入省立杭州高级中学。1952年，考取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1956年毕业，即去苏联留学攻读研究生……至今，汪院士仍致力于科学研究。他常说：“读书要专心，要勤奋，学无止境嘛！做院士了，不单是自己做研究，还有个任务，是要做科普，这是一种责任。”
2014年8月26日，汪集旸院士来苏与苏州市地学会的专家、苏州市第三中学20余名地质爱好的师生们互动交流。汪院士向大家科普了恐龙蛋化石、沙漠玫瑰石、贵州龙化石的相关知识，在耐心解答了学生们感兴趣的地质学相关问题后，他为学生们签名题字，并叮嘱他们要“勤奋学习，诚信做人”。2017年，他来到吴江，为家乡青少年做了好几场科普讲座。是年7月，他来到自己的母校——震泽中学，为600多名师生做了一场主题为“神奇的地热”的科普讲座，赢得在座师生的热烈掌声。
汪集旸院士在学术研究上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工作和生活作风上，风清气正，使他的学生受益匪浅。如今都已经是博导的顾圣标和何丽娟，总是兴趣盎然地提起自己恩师的事来。学生顾圣标说：“汪集旸院士特别强调平时工作要踏踏实实，第一手数据必须完完全全的可靠，去芜存真。”学生何丽娟说：“汪院士工作特别认真，我们写个材料给他看，他改得特别认真，一字一句的，连错别字都改，尤其是他的英文特别好，我自己认为英文已经写得很不错了，结果让他一改，就‘面目全非’，改得特别好。”他有句格言：“意识到工作的价值，也就忘记了生活和工作的困难。”
汪集旸院士经常对自己的学生说：要诚信做人，这是个道德问题。做人就是要讲诚信，要表里如一，不诚信是不行的，诚信立本嘛！本文作者为收集资料，曾与远在北京的汪集旸院士通话，在电话中，他诚恳地说：“人要有德性，要勤奋学习，要诚信做人，并明确表示，对现在社会上的不诚信现象深恶痛疾。”使我深受感动和启发。
每当提起家乡，汪老总是深情地说：“他时刻关注着吴江的发展，记住乡愁。”他表示，不管是何方籍贯，你既然来到吴江工作，希望能够把自己所有的聪明才智全部发挥出来，贡献给吴江。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汪院士曾带儿子实地参观了祖宅和大手笔规划建设的太湖新城，返乡参加了“五客汇吴江”之“吴江游子游吴江”活动，还向吴江博物馆捐赠藏品。2000年以来，汪院士曾多次来吴江及铜罗考察，也曾带居住在台湾的外甥马难先来家乡铜罗考察。
2007年，吴江市启动地热资源的探寻工作，在家乡人的邀请下，汪院士协助开发建设了“王焰温泉”。尔后，又协助桃源镇启动荒天池东侧的温泉开发建设，为桃源镇打造“天池文化生态园”锦上添花。
2017年5月21日，震泽中学50届校友、中科院院士汪集旸回访母校。83岁高龄的汪老阔别多年的母校，激动万分，连连感慨：“回家的感觉真好”，他满面笑容，特别健谈，忆当年恩师教诲，缱绻眷恋之情溢于言表。
2018年，吴江国际精英创新创业洽谈会于7月11日开幕，10日晚，区委书记沈国芳在吴江宾馆会见了前来参加洽谈会的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杨伯龄、中科院院士汪集旸，区领导李铭、周春良、张炳高等参加会见。沈国芳书记表示:“中科院是我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在科研、人才、技术等方面优势明显。汪集旸院士是吴江的骄傲，一直以来结合自己的专业为吴江的温泉旅游发展出谋划策，对家乡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汪集旸说：“如今的吴江环境更整洁，旅游业更成熟，景观更美丽，我非常自傲，我是吴江人。”他还表示：“吴江生态环境优良，区位优势产业特色明显，地热资源开发具有很大空间和潜力，今后无论是在地热资源开发，还是在人才培养方面，只要家乡有需要，我随时愿意贡献绵薄力量，能使得上劲儿的，肯定义不容辞。”
汪集旸院士不仅情系吴江，还是家乡苏州市名人馆的老朋友呢。“开发苏州地热，造福苏州人民”是他在2014年8月26日第一次到访苏州市名人馆时，在留言簿上留下的对于苏州地热事业发展的希冀。此后，汪院士与名人馆始终保持密切联系。
2017年10月19日上午，汪集旸院士携夫人熊亮萍教授回家乡苏州，到苏州市名人馆院士厅，将个人收藏多年的出土于1.3亿年的白垩系地层的恐龙蛋化石，产于新疆盐湖中的沙漠玫瑰石，距今2亿多年的贵州龙化石无偿捐赠给馆方。他俩深情地说：“放在家里两个人看，不如在名人馆大家一起欣赏，这也是我对家乡苏州的一份贡献！”苏州市名人馆向汪院士颁发了收藏证书。
汪集旸院士情系家乡母校，关心家乡教育事业早在家乡铜罗传为佳话。建国70周年前夕，汪院士与夫人熊亮萍再次来到家乡母校铜罗小学，在喜迎院士回乡的座谈会上，汪院士兴奋地说，“今天再次来到铜罗小学，参观了美丽的校园，以及‘汪集旸少年科学院’等，真正感受到建国70周年来家乡的巨大变化。我在这里表态，把我一年的院士工资——60万元，无偿捐给学校，成立‘汪集旸科技教育基金会’，用于奖励在科技和学习方面的优秀学生。”同时，汪院士还将自己几十年来的著作、手记、研究成果等也无偿捐献给母校。 

    如今86岁的汪老仍身兼多职，工作繁忙，依然奔走在祖国的山山水水，孜孜探寻地热这种永不枯竭的绿色能源。每当看到塌陷的矿区、污浊的江河湖水、遮天蔽日的雾霾，汪老常感到痛心疾首。愿普天下的水都像自己老宅旁迎春桥下的流水那样清澈，愿普天下的空气，都像家乡万亩樟林中的那样清新，这是汪老的孜孜以求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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